
受审与牺牲
!"#! 年 !! 月 $% 日，卓娅在准备向村

民斯维里多夫家的柴房投掷燃烧瓶的时
候，被房主发现，身强力壮的斯维里多夫将
卓娅扑倒在地。苏联作家若夫吉斯说，斯维
里多夫即是德军任命的那个村长。他捉到
卓娅后，迅速向附近的德军报警，德军很快
赶到，逮捕了卓娅。德国人因斯维里多夫捉
拿卓娅有功，赏给他一瓶伏特加酒。后来，德
军便把卓娅押到村民谢多娃和沃罗尼娜家，
接受检查和审问。&""&年 &&月 $"日，当事
人在莫斯科《共青团真理报》一吐真言———
&"'& 年 && 月 $% 日，晚上 ( 点多钟，卓娅被
)名德军士兵押进谢多娃家。三个德国人开
始对卓娅搜身，大约 &*+$,个住在其他房子
里的德国兵跑进来看热闹。两个德国兵先取
下卓娅的背囊，放在炉灶旁边，接着又摘掉
了卓娅肩上的书包，里面有三只瓶子，德国
人打开盖子，闻了闻，又把它们放回了书包。
他们在卓娅腰间的皮带上找到一支左轮手
枪。接着，第三个德国人便开始剥掉卓娅的
衣服，剥得只剩下一条厚裙子和一件白衬
衣，鞋也被脱掉了，脚上是一双浅色袜子。
卓娅在被搜查时始终一直低着头，一言不
发。德军对卓娅搜身历时 $, 分钟，他们还
扇了卓娅 *个耳光。

德军士兵搜查完毕，将卓娅押到了村民
沃罗尼娜家，那时她家是德军的临时指挥部，
住了 *个德国人，押着卓娅来的也是 * 个
人。德国人押着卓娅进屋，沃罗尼娜正在生
炉子，德国人进门就喊道：“嗨，看哪，就是这
个俄国女人烧了村里的房子！”他们还把卓娅
烧房子的燃烧瓶拿给沃罗尼娜看。审问军官
对卓娅进行了简单的审讯，卓娅只承认烧掉
了 -幢房子，便不说话了。德国人就用皮带
抽她，殴打卓娅的德国士兵共有 '人。卓娅
始终一言不发。最后，她喘了一口气说：“唉，
你们别打了，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你们的。”卓
娅差不多挨了 $,,多下打，但身上没有出血。
当天晚上 .,点左右，卓娅被带走了，大约有
.*,多名德军士兵聚在沃罗尼娜家看热闹。
她带走的时候，德国人给她套了件内衣。卓娅
在凳子上坐了半个小时，一名十八九岁的德
军小兵，就把她光着脚拖到了屋外的雪地里

受冻，然后把她拖回来，过会儿再拖她出去。
从晚上 .,点半折腾到凌晨 $点，这个德国兵
就去睡觉了，换岗的士兵向房东要了枕头和
被子，递给卓娅，让她睡觉。卓娅从凌晨 -点
睡到早上 (点。

卓娅起来后，向女房东要鞋穿，一个德国
兵走过来用生硬的俄语问：“斯大林在哪？”卓
娅说：“在岗位上。”说罢，她又对德国兵说：
“我不会再跟你说话。”%点钟，卓娅被命令躺
在床板上，这时又有一些德国兵挤在门口看
热闹。"点钟光景，翻译陪同 -名德国军官走
进屋，开始对卓娅进行最后一次审讯，女房东
库里克和家人被赶到了院子里。审讯进行了
半个小时。.,点 -,分，德国人把她押到了街
上，朝绞刑架走去，卓娅身体有些摇晃，两名
德国士兵架着她走。德国人给她套上了一条
厚裤子，一件深色的衬衫，袜子也是灰色的。
绞刑架距离库里克家隔着 '幢房子，大约有
.,,多名德国士兵朝绞刑架聚拢过来，有步兵
也有骑兵。德国人在前往绞刑架的路上，把用
俄文和德文写有“纵火犯”几个字的牌子，挂
到卓娅脖子上。就在这时，卓娅高喊起来：“你
们别光站在那里，别袖手旁观，你们要协助我
们打仗！我死了，可我成功了。”德国军官挥了
下手，德军士兵朝卓娅大吼起来。卓娅接着
说：“同志们，胜利属于我们。德军士兵们，赶
快投降吧，还为时不晚！苏联不可战胜！”德国
军官用生硬的俄语狠狠地说了声：“这个俄国
女人！”士兵搬来了箱子，卓娅自己走了上去，
一个德国兵把绞索套在了她的脖子上。她又
喊道：“我们是绞杀不尽的，我们有一亿七千
万同胞！我们的同志会为我报仇！”她还想再
说什么，这时，她脚下的箱子被踹翻了……卓
娅用一只手抓住绳索，德国士兵打掉了她的
手，卓娅就这样被吊死了。卓娅死后，德国兵
在绞刑架旁边布岗三天三夜，$名持枪的军人
日夜轮替。

卓娅的殉难地点在彼得里谢沃村中央
十字路口处，绞刑架离最近的一幢房子大
约 *,米。卓娅的遗体在绞刑架上吊了近 .

个月。."'$年新年前夕，一批过路的德国人
喝醉了酒，将卓娅遗体上的衣服扒光，用刺
刀狂捅她的尸体，还用刺刀割去了她的一
侧乳房。翌日，德国人命村民将卓娅从绞刑
架放下，埋在彼得里谢沃村村边白桦树下
的坟地里。

."'$年 .月，红军部队开进彼得里谢沃
村，逮捕了出卖卓娅的伪村长斯维里多夫，以
及动手打过卓娅的村民斯米尔诺娃和索琳
娜。根据苏联莫斯科内务部军事法庭 ."'$年
*月 .$日的审讯记录，斯米尔诺娃承认，她
向卓娅泼过泔水。."'.年 ..月 $"日上午，
就在卓娅走上绞刑架的时候，她曾用木棍猛
击卓娅的腿部，边打边骂道“我叫你伤人！叫
你烧我的房子，德国人从来没干过这种事
……”斯米尔诺娃和索琳娜，被苏联军事法庭
判处死刑，分别于 ."'$年 /月 .(日和 "月 '

日执行枪决。
关于村长斯维里多夫的结局，苏俄有截

然不同的版本。《真理报》记者利多夫说，斯维
里多夫被苏联内务部警察逮捕审讯，后判处
死刑。但原苏联秘密警察契梅列夫 .""'年发
表回忆录《."'$ 年，在彼得里谢沃村》，文中
说，莫斯科州内务部负责人茹拉夫廖夫，签署
命令，斯维里多夫无罪开释。

争抢认女与开棺验尸
."'$年 .月 $(日，记者利多夫在《真理

报》上发表了标题为《丹娘》的系列报道，作者
描写了一位苏联女游击队员丹娘，在莫斯科
郊外执行任务时，被德军逮捕，宁死不屈。另一
家苏联媒体《共青团真理报》也发表文章《我
们不会忘记你，丹娘》。.月 $(日晚，全苏广播
电台著名播音员维索茨卡娅，含泪将此文向全
国播出。一个多月后，相关部门终于搞清，丹娘
就是女游击队员卓娅。

."'$年 $月 .%日，利多夫在采访了彼得
里谢沃村村民之后，又在《真理报》发文《丹娘
是谁》，说明丹娘就是女游击队员卓娅，并对
她牺牲的经过进行了更加详细的报道，还配

发了 *张卓娅就义的照片。这些照片，是苏军
战士从一名击毙的德国士兵口袋里找到的，
这些照片激怒了苏联。

那时流传过一个小道消息，说斯大林看
过卓娅遇难的报道后，遂下令红军部队，凡遇
德国步兵 --$团，格杀勿论，绝不受降。这个
细节还被写进了电影《莫斯科保卫战》中。但
是，人们至今也没有找到，斯大林下这道命令
的任何证据。

."'$年 .月，《真理报》所披露卓娅事迹
后，竟然引发了多名妇女抢认卓娅为女和开
棺验尸的事件。因为在苏联时代，烈属不仅拥
有极高的社会荣誉，而且还可以享受国家津
贴。."'$年 $月，共青团莫斯科市委组成“女
英雄辨认委员会”，辨认委员会由彼得里谢沃
村村民、卓娅的中学语文老师、同班同学等人
组成。."'$年 $月 '日该委员会确认，被处以
绞刑的即为卓娅。

卓娅被追认苏联英雄后，“女英雄辨认委
员会”又带一些妇女前来认尸，每位妇女都抢
着承认躺在棺材里的是自己女儿卓娅！她们
甚至还为此吵得脸红脖子粗，把村民看得目
瞪口呆。
根据苏联 "",-游击队档案记载，与开棺验

尸同步，上级组织为了甄别卓娅亲属，特邀请卓
娅妈妈丘丽科娃亚，重返卓娅遇难地彼得里谢
沃村进行开棺对质。卓娅妈妈在开棺之前，说出
了卓娅一些特殊体征，如右侧腰部有块胎记，头
发较为茂密，右腿有伤疤等。人们随后核查卓娅
的遗骸，一切均如她所说。只有一件事出人意
料，就是卓娅的指甲都被人拔掉了。专家推
测，指甲可能是卓娅遭受德军拷打时被拔掉
的，而当年苏联所有的媒体均对此只字未提。

."'$年 $月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
团颁布命令，追认卓娅苏联英雄的称号。

卫国战争结束后，莫斯科郊外的彼得里
谢沃村，修建了卓娅纪念馆。卓娅牺牲的目击
者沃罗尼娜和库里克，给慕名而来的参观者
当起了义务讲解员。

摘自 !"#$年第 $期!国家人文历史"

真实的“苏联英雄”卓娅（2）
! 孙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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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爸爸要救你
汪浙成

! ! ! ! ! ! ! ! ! ! ! #%&办妥入院手续

当我们车到北京玉泉路玉海园小区临时
住所时，阿凤已先一天到达。我们让汪泉在临
时住所暂时先歇上一会，吃点早餐。我、铁矛、
王鹏、小朱和小郑，去道培医院找吴彤主任，
为汪泉办理入院手续。道培医院场地狭小，但
内部环境却很清洁。我们从电梯出来，%楼进
门处两扇玻璃门擦得纤尘不染，金属把手闪
闪发亮。乳黄色水磨石地面在灯光下无声地
反射着光，空气里弥漫着浓烈的 %'溶液的气
味。洁净的走廊里，静谧中透着一丝看不见摸
不着的医院惯有的压抑和不祥，让人觉得这
里是一片看不见硝烟的生与死的战场！
那天，吴彤主任临时有事，在移植主任办

公室与我们接洽的是一位戴眼镜的女医生，
“吴大夫今天临时有事，你们的事委托我来处
理。你是汪泉什么人？”“父亲。”女医生打开
文件袋翻阅起汪泉的病历来。看了一会儿抬
头对我说：“吴主任对你们很关照，让病人先
在 %楼特需病房住一天，然后再倒到楼下普
通病房去。”“预付金需要缴多少？”“具体你问
问她们收费的工作人员。我对来这里的病人，
总是坦言相告：不怕钱多，就怕钱少！”
第一次见面，就这样语出惊人，真是印象

良深。只是当时自己对这话还不理解。心想，
家里出了生白血病的人，经济压力已经很大
了。这次上北京，把家里能设法带来的钱都搜
罗来了，没想医生一见面还这样警示，心理上
无形中又平添了几分压力。后来，当我经历过
汪泉两次病危，才懂得这话从一个白血病移
植医生口中出来的真正内涵。女医生姓曹，就
是她，协助主管医生吴彤主任成为汪泉的主
治医生，两次将我女儿从死亡边缘抢救回来，
演绎了白血病治疗上的一个奇迹。
汪泉这次北上求医，得到了各方面的关

心支持。她单位的傅强社长和徐有智总编辑，
派人把爱心捐款送来后还分别打电话给她，
嘱咐她安心治病，配合医生，单位同事们做她
战胜病魔的坚强后盾，盼她早日胜利归来，还

派了办公室周庆元主任代表他
们到车站送行；省中医院周郁
鸿主任在汪泉住院期间一直善
待我们，行前还打来电话表示，
在北京需要什么帮助请随时告
知，她一定尽力协助；我的单位

省作家协会，我们临上车前，时任书记黄亚
洲、同事王英姿和孙侃特地送来慰问金，还考
虑到我年纪大，派了办公室年轻同志朱向海，
一路上辛苦地协助我照料汪泉，帮助我安顿
好住处。小朱尽心尽力，使我十分感动。
至此，各方面能做的都已做了。按照我事

先预想，力所能及地为汪泉争取到了现有条
件下治疗白血病的最好医院，最有经验的优
秀医生，接下来就看她自己的造化了！
时近中午，我们为汪泉办妥入院手续。病

房里只留我和二妹环贞。不一会儿，吴彤主任
来了。吴主任站在汪泉床前和蔼地笑着。她给
人第一印象是富有书卷气。一身整洁的无菌
白大褂，戴蓝色无菌无纺布医生帽，一双睿智
的眼睛从无框眼镜后面从容不迫地打量着周
围的一切。“刚才听曹大夫说你们已经来了。
怎么样，都安顿下来了，路上还好吧？”她和颜
悦色地问汪泉，声音听上去安详悦耳。后来我
们熟了，开玩笑说她有着天使般的声音，让病
人们很是受听。“还好。谢谢！”汪泉回答说。
“今天，汪泉先好好休息一晚上，这里比

较安静。明天再调整到楼下普通病房。以后，
除了我，还有曹大夫、周大夫我们三人医疗小
组负责治疗汪泉的病。这段时间，要做一系列
的查体，为移植做好准备。有什么问题，尽量
在移植前解决掉。未雨绸缪，减少风险。”
此后三天，各种各样的检查项目，一项接

着一项，从内科的心血管、呼吸、消化、血液、
神经、内分泌，到外科、肛肠科、妇科、皮肤科。
大多需要去邻楼航天中心医院检查（由于道
培医院系专业性医院，除了血液科，没有其他
科目及其相关的检测设备），以至第二天上班
时，我们心中一直盼望见到的医学偶像———
陆道培院士，由吴彤主任陪着来查房时，不巧
汪泉由护士和我二妹陪着去航天医院做心超
检查尚未回来。我连忙说：“我这就找她们
去！”“不用了，陆教授还有别的事。”吴主任
说，然后指着我对陆道培院士介绍说：“这是
患者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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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怎么竟像里里外外换了一个人似的

这下祖鸿吃了瘪，挣扎着说：“那……那
嫂嫂知不知道？她怎么说？”金粉说：“我们在
河滨大厦已同她说了，听到这是祖堃的意
思，阿姣只是哭，不开腔。也对，戴着孝哩，叫
她怎么回答？其实，女人心里想的我知
道———不要怪我刻薄，她还有啥不愿意的？”
说着，抓过弟弟的手就要替他戴，祖
鸿一面往后退避，一面哀求：“覅逼
我！”金粉笑言：“同自己姐姐怕啥难
为情！我同你姐夫，总算也对得起你
阿哥临终之托了。”祖鸿一看，手表
已戴好，这才发急说：“不来事！不来
事！”解下表一扔，别转身拔脚就跑。

家里五张嘴要吃饭，没有经济
来源可不行。于是，娇鹂硬着头皮，
天天出去找“饭碗”。市劳动局那里，
原本就没抱多大的希望，但去还是
去了。这天，她来到市劳动局，局接
待处有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者，还有
一位穿制服、扎麻花辫的姑娘。听了
娇鹂的申请陈述，两人互相交换意
见，随后一圈电话打出去。显然，对
方不够配合，扯皮，每一通电话都颇
费口舌，突然，姑娘用手盖住了听筒，悄问：
“医院你想不想去？就在苏州河旁边，离河滨
大厦不远，上班下班也方便。”娇鹂听了没有
反应过来。接待员又问了一遍，要是愿意，大
后天就可以到这个市立医院去报到。什么？
原来工作找到了？就这么简单？而且，还想得
那样周到。娇鹂感动至极，不禁“哇”的一声
大哭起来。接待员笑言：“刚好碰到丁副局长
亲自在接待，替你解决了大困难。”听了姑娘
这一番话，娇鹂心里烫乎乎的。

刚好，祖鸿也回上海了，娇鹂便邀他一
起去了一趟市劳动局。同丁副局长见了面，
千恩万谢，还把那天他借给她们母女的雨伞
还了。祖鸿这回是同姐姐一起回上海的。一
路上，金粉反复开导弟弟说：男人派头应该
大一点，别扭扭捏捏的。过去娇鹂是嫂嫂，现
在，她只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女人。祖鸿颔首
微笑，答应努力把她单单看成是一位女性。
果然，这样一来，倒有一种别样的风致。刚巧
娇鹂找到工作了，心情大好，来时就搭乘在
他的脚踏车后面。从市劳动局出来，祖鸿把

脚踏车推到她跟前，然而，她却执意要换乘
电车回家。冷不防她来个急刹车，他心里一
愣，猜不透什么路数。

骑车回家路上，想到好久没跟阎子芬碰
面了，便顺道到余庆坊他家弯了弯。子芬见
祖鸿气色好多了，笑容灿烂，顿感不可思议，
怎么竟像里里外外换了一个人似的？忙问他

原由。祖鸿也大大方方，把回乡替哥
哥安葬之后，姐姐提亲的事前前后后
讲了一遍，也想征询一下好朋友的意
见如何。可没想到，祖鸿越说越兴奋，
子芬却越是皱紧眉头：“晚上祖堃嫂嫂
不是要做东请客么？不如先到剃头店
里去修修面、吹吹风。你说的事改天我
们再聊。”祖鸿一向慢性子，这回却定
规要他说出个所以然来。半晌，子芬才
怪怪地说：“既然你姐姐热心撮合，你
娘舅赞成，你好像也蛮上心的，那还用
我说什么？”祖鸿急了，说：“怎么肚肠
里绕这么多弯？你什么意思？我们赤膊
兄弟，难道你还不了解我？”子芬冷冷
回答：“你这家伙！要我说真话，还是假
话？说真的———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
觉，你老毛病又犯了———无论离开景

萱也好，还是愿意娶娇鹂也好，病根都一样：既
不尊重别人，也不顾及自己。你犯得着么？即便
你牺牲了你自己，她们又得到了什么？这算对
她们好么？老弟，不要骗己骗人、两败俱伤了！”
祖鸿听了骇然作色：“根本没有的事！我情愿
的！”子芬含笑说：“不扫你的兴致，我们吃过这
顿夜饭再谈。”

这顿晚饭，宾主都很期待。娇鹂素衣素
服，以茶代酒谢过大家，说：“那时仓促，连豆
腐羹饭也没办，各位帮了大忙也没谢过，礼
数上说不过去，这回总算如了愿……”众人
纷纷祝贺女主人有了“饭碗”，而且又是堂堂
国家事业单位。说来，女主人也是特别高兴。
席间，她给大家斟了几巡酒。端在手里的这
把镴壶，祖堃病前差不多天天都用，因见了
伤心，平时不拿出来。谁知，金粉姑母的身
份，自以为是半个主人，不问一声，便拿了它
来款客。娇鹂本来很高兴的，见了镴壶，心里
暗暗被刺痛了。应酬着大家喝酒，她自己却
滴酒不沾，即使作为长辈的秉逊劝她只喝一
点，也婉谢了。


